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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过死劫的中野太郎再回山区
“还有谁和孙师长意见一致的？”杜

聿明拧起眉头，将视线转向其他人。底
下鸦雀无声。

杜聿明一口陕西腔陡然变得威严凝
重：“国家危亡之际，我等本应同心协力，
共返国门。当前形势，北进已成定局，各
部队须遵命行事，不得贻误，违抗命令
者，一律按军法从事！”

孙立人无声地冷笑了一下，重重坐
倒在椅子上，再也不愿多说半个字。

“抚民兄何去何从？”会后，新 22师
师长廖耀湘一语双关。

孙立人字“抚民”，听到招呼，他良久后
才涩然回答：“去做该做的事，廖兄保重。”

新38师114团和特务营于次日火速
赶往温早。孙立人这个回马枪杀得鬼子
措手不及，已被敌第 33师围困的 112团
早就憋足了狠劲，两面夹攻一晚上打下
来毙敌近千，112团安全突围。

孙立人对军部集结命令置若罔闻，率
领新38师抢在敌军合围前杀出血路，向印
缅边境疾进。撤向印度的同时，孙立人用
无线电联系到113团，要求刘放吾立即率团
向印道、旁滨方向撤退，免作无谓牺牲。

然而尽忠职守的刘放吾同时还接到
了杜聿明下达的另一个命令，那就是已
向缅北进发的第5军主力仍未撤至安全
地带，113团务必再坚守几日。

以大局为重的刘放吾又率部血战了
两天，这才逐步撤离战场。打扫战场时，
一些中国士兵的尸体，给了日军很大的
心理冲击。几乎找不到一块好肉的躯
壳，让他们看上去如同从地狱里爬出来
的厉鬼终于耗尽了最后一丝气力，有个
机枪手甚至是个被弹片炸烂双眼的瞎
子，日本人无法理解，甚至无法想象是什
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他，到了如此地步还

不肯放下武器。跟武士道精神比起来，
那更像是一种野兽般的杀戮欲望在支配
着行动，一种在骨子里歇斯底里嘶吼着
的东西至死都仍未消泯。

日军第55师团指挥官最终得知，几
天来像钉子一样钉在伊江西岸硬是没让
己方逾越防线半步的这支部队，正是在
仁安羌一战成名的 113团。消息传开，
全军为之震动。一支从两万人中间精挑
细选出来的突击队很快就整装待发，名
声已经大到连日本内阁都知晓的 113
团，是他们将要猎杀的唯一目标——血
的耻辱，只能用血来洗刷。

少佐中野太郎是主动请缨率领突击队的
众多军官之一，被挑中的最大原因，在于他个
人极高的军事素养以及堪称彪炳的战绩。

由士兵升到少佐，中野太郎只用了
不到旁人一半的时间。日本对亚洲各国
发动的大规模侵略，使得他这样受过高
等教育的应征者很受部队欢迎，而骨子
里源自祖先的那份骁勇善战，则让他从
一开始就像块干燥的海绵，吸取战地经
验的过程快得令人震惊。

从越南到泰国再到缅甸，中野太郎
唯一遗憾的就是没有踏入过中国境内，多
国战场上积累的丰富经验，使得他对于复
杂地形作战极为精通。像猿猴一样呼啸在
原始森林里的越南人曾给日军造成过极大
的麻烦，当时中野太郎所在的部队几乎二
十倍于敌人，却在深山里一点点地被蚕食
吞噬，最终活着走出来的不过几人。

对于真正的军人来说，战场无疑才是
最具效率的军事学院。逃过死劫的中野
太郎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谈“林”色变，反
而在养好伤后主动要求再回山区。这一
次他亲手活捉了两个潜伏在泥沼里的游
击队员，并在逼供中牛刀小试，结果那两
人一个咬舌自杀，一个说出了中野太郎要

他说出的一切。几天后，那一带山区中的
游击队被日军尽歼，无一人漏网。

自此以后，中野意识到死板的战例个
案能够教给自己的东西毕竟有限，便把更多
时间放在了大山里。有时候，自然界才是决
定胜负的关键，他清楚适者生存的铁律。

当然，在号称精锐之师的第55师团
里，够格胜任如今这支突击队队长的，并
不止中野太郎一人。他最终打动师团长
的是一句话：“没法带回敌人头颅的武
士，会亲手割下自己的头颅。”

而此时此刻，刘放吾正率部孤行在十
万远征军撤退路线最末端，并不知道自己
和部属成了日本人立誓消灭的对象。

孙立人在电台中强调的撤退计划，
是绝不跟随杜聿明的步伐，转而避开敌
军主力，在雨季来临前往西突进，到达印
度英法尔会师。而奉命行进的113团在
南坎车站与敌军激战之后，辗转横渡清
德温江，渡江过程中电台不慎渗水，通信
发生问题，与师部失去了联络。

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113
团被迫分成两路，负责断后的1营2营成
功完成阻击任务后，像条遍体鳞伤的游
龙，一头往印缅边界的莽莽大山扎去。

除了先撤往英法尔的弟兄以外，大量
由缅甸逃往印度的华侨、难民早已拖家带
口，走在了这两个营的前面。就是沿着
这么一条硬生生从荆棘中踏出，肆虐着
瘴疠瘟疫的险途，赵平原和他的战友们
正式踏入了被称为“绿色魔窟”的
野人山西南分支——巴豆开山。

东州市黑恶势力泛滥猖獗，欺行霸市，无
恶不作。身心受到极度摧残的冷滟秋终于得
到三和公司女老板洪芳的赏识，而准备在商界
大展拳脚时，以皮天磊和张朋为首的黑恶势力

却以暴力打压等手段排挤、迫害竞争者……势单力孤的冷
滟秋将如何面对身不由己、凶险叵测的人生？

有一条路叫做滇缅公路，从云南昆明到缅甸仰光港，连通印度洋。六十多
年前，日寇入侵缅甸南部，准备截断这条国际救援物资入华的最后通道，完成
对中国外围的全面封锁。维系四万万中国人存亡的生命线危在旦夕，一支远
征军在这样的情况下踏出国门。他们当中有曾经的土匪，有未竟学业的学生，
有饭馆老板、神棍和屠户。就是这么一群或朴实或怯弱或蛮横或油滑的男人，
在那个年代的那片土地上，以生命点燃了铁与火的不屈之光……

反腐
纪实

拥有绝好的产品却找不到买家？公司初步发展却遭遇竞争对手？廉价产品疯狂挤压？面对这些问题，你的营
销该怎么做？故事中的主人公麦克斯从发明轮子到创立公司，每一阶段的发展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先知者则带
领麦克斯拨开营销的层层迷雾，发现营销的真谛。

营销
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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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路杀出程咬金
张海没想到关燕玲

会这么大方，当下喜的，
就将拍卖的具体事宜一
一跟关燕玲讲了，还特意
叮嘱，如果有人起哄，乱
抬价，请关燕玲千万别
跟，到时会有人出来维持
秩序的。

啥都考虑到了，就是
没考虑到皮天磊会插进一
条腿来。化工总厂拍卖前
半月，皮天磊忽然来到光
大实业，关燕玲有些惊讶，
她跟皮天磊这些年打的交
道也不算少，但皮天磊从不登她的门，她也绝不到皮氏集团
去，有什么事，都是约好了地点在外面谈，这叫互不踩界。

“大妹子，不够意思啊，那么大一笔生意，你不可能一个
人独吞吧？”皮天磊进门就说。关燕玲心头一震，但仍装作
若无其事道：“啥事也瞒不过皮老板，我这才刚有个想法，皮
老板就兴师问罪了。”“不敢，大妹子的生意，我皮某支持还
来不及呢，哪敢兴师问罪。”

关燕玲忙着给皮天磊敬烟沏茶，她虽然有华喜功罩着，
但还是有些怵皮天磊。皮天磊做事向来不讲规则，他要是
给你面子，不管你有没有人罩着，他都给。要是不给你面
子，就是天王老子罩着，他照样该黑脸时就黑脸。“怎么，建
材做腻了？”皮天磊呷了一口茶，皮笑肉不笑地问。“哪啊，我
看皮老板做地产做得滋润，就想试试水。”关燕玲一边打哈
哈，一边思谋对策。皮天磊找上门来，绝无好事。

“想试水，好事，好事啊，不知大妹子水性如何？”这话就
有些挑战了，关燕玲也不示弱：“若论水性，当然没法跟皮大
哥你比，不过，小妹既然打算蹚这水，也不怕被淹着。”

“好魄力。”皮天磊击起了掌，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在关燕
玲身上扫来扫去。关燕玲被他扫得浑身不自在，她最怕男
人这么肆无忌惮地看她，记得第一次华喜功这么盯着她不
放时，她软中带硬地警告过华喜功：“我身上可是长刺的，局
长大人不怕刺着？”没想到华喜功就好这一口，一把拉过她
说：“我就怕你不带刺，来吧，多少刺尽管使过来，哥哥我照
单全收。”那时华喜功还是公安局长，她是刺了，还警告道：

“本女子不是枕头，不是谁想枕就可以枕的。”可人家压根儿
没反应，照样火一般的烧向她，最后倒是她乖乖缴了械，成
了华喜功床上一床棉被，华喜功啥时想盖，她就得乖乖盖上
去。当然，华喜功在她身上，也投入不少，没有华喜功，她关
燕玲不可能有今天。

但是现在皮天磊这么望着她，她就有点来气。她扭过
身，抓起板桌上的电话，叫秘书进来。秘书姓方，叫方艳，大
学毕业没多久，关燕玲有次心血来潮，到东州人才市场瞎转
悠，无意中看到了这个方艳，女孩子长得艳，一米七五的个
头，天生做模特的料，偏偏却学了经管。她跟方艳攀谈了几
句，喜欢上了这个女孩，就把她带到了公司。这些年，方艳
替她摆平不少人物，这是一个为了钱什么也豁得出去的女
人，不像一般女孩，明明需要钱，偏要扭捏。关燕玲喜欢方
艳的性格，有什么扭捏的呢，这个世界不需要扭捏，只需要
攻击。有次她带方艳陪华喜功吃饭，华喜功很不客气就流
露出了那个意思，当着她的面，就公开给方艳示爱。换上别
人，早就忍不住了，不掀翻桌子才怪。女人嘛，差不多都是
自私的，特别在这方面。可关燕玲不，第二天她就让方艳单
独去陪华喜功，回来后还一个劲地问，问得方艳脸都红了。
她轻轻拍拍方艳肩膀，说：“记住，这个世界上只有猎手和猎
物，没有男人和女人，他喜欢你，我不吃醋，但你要把握住一
点，要有所得，不能让他白把你当被子。”

方艳后来果真成了华喜功的另一床被子，华喜功对方
艳，甚至比关燕玲还好，可这有什么关系呢，方艳就是她关
燕玲，她关燕玲就是方艳，华喜功不论喜欢谁，好处总是她
关燕玲所得，既省了事，又得了好处，何乐而不为呢？

但这一天她叫来方艳，绝不是要把方艳送进皮天磊嘴
里，姓皮的不值，也不配，她是想让方艳当面学学，怎么跟姓
皮的这种人打交道。“来，皮老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
的助手兼秘书方艳小姐。方艳，这是东州大名鼎鼎的皮老
板。”“皮老板好。”方艳伸出手，皮天磊懒洋洋看了方艳一
眼，没握。方艳尴尬在那里，不过只尴尬了几秒钟，方艳的
进攻就开始了。方艳说：“皮老板不是来收保护费的吧，我
听说，皮老板就是靠这个过日子。”

皮天磊还从没让人这么侮辱过，他腾地放下茶杯：“你
说什么，再说一遍。”“怎么，皮老板也怕人揭短啊，我还以为
皮老板是大风大浪里闯过来的人，不会在乎别人说什么。”
方艳依旧保持着刚才的姿势，一点没因皮天磊发火而显出
紧张。关燕玲看着她的弟子，得意之色浮上心头。“看不出
啊，你这张嘴还会杀人。”皮天磊阴笑两声，做出一副大人不
见小人过的宽宏样。“哪啊，跟皮老板比起来，就是小巫见大
巫了。怎么，皮老板也对那块地感兴趣？”

“感！”皮天磊咬牙切齿说了一声。

何楚何楚 著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大众文艺出版社

一家新的“百万商业中心”开业了
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对于一个高效

的销售团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员工
的销售行为并不是自发形成的。他们大
多在事业上并无野心，只是希望有一个良
好的工作环境和一份不错的薪酬待遇。

第二个月领袖回来时，每个员工都
拿出了自己的想法，少则一两条，多则六
七条。当然，有些想法不是很好，甚至还

有点愚蠢。但
领袖还是认真
听取了每个人
的看法。

领袖先跟
汤姆交谈。“我
觉得，我们的店
面应该建得更大
一些。”“ 为 什
么？”“有时这里
比较拥挤，大一
点的店面会让客
户感觉舒服。”

“可是这家店刚
刚建好啊，”领袖说，“再建一次太不划
算了。”“哦。”“你为何不考虑调整一下
货架呢？如果你能想出更有效的店面布
局，或许可以缓解拥挤问题，还能省下一
笔不小的开支。”“好吧。”汤姆答应了。

然后，领袖开始和萨拉交谈。“说说
你的想法。”“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整间
店面漆成紫色。”领袖有点惊讶。“紫
色？”“对，紫色的。”她说。

“那么，这个方法对公司与客户建
立业务联系能够产生哪些益处呢？”“目
前，整个轮胎城的商店没有一家是紫色
的。如果采用紫色，咱们这家店面到时
候就会很醒目，客户会很容易找到我

们。说不定我们的店面还能成为地标性
建筑呢。而且，紫色是王族的象征，世界
各国的国王和王后都用它来染长袍。如
果我们把店面涂成紫色，就是在用色彩
告诉世人，在轮子行业里，我们的品质是
至高无上的。”

这么一解释，领袖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
头。“好吧。店里不忙的时候，抽空计算
一下需要多少费用。”他告诉萨拉。然后
轮到约瑟芬了，她说：“为客户的座驾或
者战车安装轮子，至少需要一个小时的
时间，很多客户一听这个，就都走了。他
们不喜欢等待。那么，为什么不尽量缩
短或取消等待时间呢？”

这时，领袖的兴致来了。“很好。你
有什么具体建议？”“我们可以向客户承
诺，等候时间绝对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否则，免收安装调试费。”“不错嘛，”领袖
说，“这一招在淡季会比较好使。可是，
如果我们真的很忙，或者客户太多怎么
办？”“还没想到这一点，”约瑟芬说。“不
要紧。这还是一个很好的想法，”领袖解
释说，“你再完善一下，下次我来的时候，
咱们再讨论。”

麦克斯轮子公司旗下又一家新的
“百万商业中心”在塞雷斯商业区开业
了，销售领袖参加了开幕式，当他回来
时，约瑟芬和亚当已经商议过了，想到了
几个变通的方法。

“如果我们忙不过来，客户也不想等，”
约瑟芬说，“我们可以这样对客户说：‘购买
轮子之后，我们会与您预约一个方便的时
间，到您家中为您的爱车安装轮子。’”“或
者，”亚当说，“我们可以在报上刊登一则
广告‘电话订购您的轮子！告诉我们您
需要的轮子型号，我们会为您上门服务，
并且安装到位。’”

“再或者，”约瑟芬说，“让他们把自
己的战车、牛车、货车停放好。我们带他
们去购物，去王宫参观，或是去他们喜欢
的任何地方，趁他们游玩时，我们就可以
安装好轮子。”“这个想法真不错！”领袖
说，“太好了！现在，我要跟麦克斯和米
妮单独谈谈这件事，然后给你足够的经
费，测试这项计划的可行性。同时，你要
想清楚如何付诸行动。有了这些想法，
相信我们可以创造轮子销售的历史。”

当时，有一对年轻的希腊夫妇生活
在轮胎城码头，他们是迪米特里和卡桑
德拉。迪米特里是个渔民，每天清晨，他
会乘小舟出海，撒网捕鱼。午后返航，把
捕来的鱼卸到卡桑德拉的牛车上，让她
拉到鱼市上销售，人们就可以用这些新
鲜的鱼烹制一顿美味可口的晚餐。

一天晚上回家的路上，卡桑德拉（人
们都喜欢叫她凯西）发现牛车不大对
劲。她停下来，看了看轮子，发现其中一
个已经完全坏了，其他的几个轮子也已
经裂开了大口子，随时都有断裂的可能。

一回到家她就对丈夫说：“迪米特
里，牛车需要换新轮子了。明天别去捕
鱼了，去换轮子吧。”迪米特里说：“明天？
你不知道明天鱿鱼季就开始了吗？今年
肯定是个丰收年，如果明天不去，会冒犯
海神的。我可不能冒那样的险。”“好吧好
吧，”他妻子说，“那我该怎么去换轮子
啊？左边那个裂了个大口子！”“我明天一
早要出海，你自己看着办吧。”

第二天，迪米特里出海去了，凯西
驾着牛车，朝轮胎城的方向走去。她路
过麦克斯轮子公司的“百万商业中
心”——那儿已经漆成了紫色，富丽堂
皇。她不想错过这家店，想停下
来逛逛。


